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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物质生

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生成和发展起来的。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发展可描述

为三形态：原始自发型主体、阶级自为型主体和社会自觉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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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Forms of the Subject Developmen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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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ers to the undertaker, initiator and implementer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 generat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mode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n human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subj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three forms: primitive spontaneous subject, class self-oriented subject and 
socially conscious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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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学界有单主体说、

双主体说、多主体说、相对主体说等等。实际上，

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主体和客体范畴的本意，

如果用最简单最直接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在对象

性活动中，主动者为主体，被动者为客体。思想

政治教育是服务于一定政治思想的传播与接受、

引导人们形成相应的思想政治素质的对象性活动。

在这一对象性活动中，其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

者始终是主动的一方，这一点是肯定的。因而，

有学者指出：“就思想政治教育而言，主体的涵

义，主要不是讲数量，而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

的地位作用。按此理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应是思

想政治教育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1] 本

文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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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它与一定的教

育对象相对应，是对一定的教育对象实施思想政

治教育活动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历

史归根结底是一部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物质资料

生产者的历史。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发展变化决

定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和社会形态更替。循

史而察，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

实践活动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也是随着

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不断变化而生成发展起来的。

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我们不妨把思想政治

教育主体的发展描述为三形态：原始自发型主体、

阶级自为型主体和社会自觉型主体。

一、原始自发型主体

所谓原始自发型主体，就是指原始社会时期，

原始人作为教育主体的形态。马克思说：“人们

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

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

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

条件下创造。”[2]585 所以，尽管我们说“思想政治

教育”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起

来的，但是，对其历史的考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

会时期，亦即思想政治教育发端于原始社会时期

人类的教育活动之中。相应的，对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的历史考察也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原

始社会正是人猿刚刚揖别的时期，人与自然还处

一种胶质状态，尚未进入政治社会。这一时期的“思

想政治教育”，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还

不如说是一种“自然意志”的表现；这一时期的“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与其说是“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还不如说是出于某种情感或带有某种本能

冲动而表现出一定自发性活动的主体。但是，此

间存在的各式各样原始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诸如礼仪规范、交往规则、秩序意识、习俗禁忌等，

包含着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萌芽。这些活动

的承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演绎着政治社会“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发展。因而，我们不妨

把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之为原始

自发型主体。

首先，原始自发型主体是“原型道德”教育主

体。所谓原型道德，用德国道德教育家克劳斯·德

纳的话说，就是道德的雏形或基本形式 [3]61。道德

虽然是人所特有的，但绝对不是在人成为人的那

一天突然获得的，它有生物遗传基础，即在人成

为人的漫长进化中所遵循的群体逻辑。这种群体

逻辑表现为：“共同生活的动物本能地‘知道’：

共同行动才会强大，说得确切一些，只有通过共

同的行动才能生存。”[3]48 而在这里恰恰有着道德

的根源，因为有意识地遵守群体逻辑，维护群体

的义务和不损害群体成员，是人类道德的基本部

分。人类的道德正是在进化中从作为动物时的“群

体逻辑”中演化而来。原始人基于动物时的群体

逻辑，在与自然交换和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伴

随着意识、情感、规则的发生与发展，形成了原

始意识和社会交往，萌生了人所特有的“德性”。

从竞争、合作、交流中“进化”而来的“可靠、诚实、

公正等都对群体生存和取得成就不可或缺”[3]14，

这就是道德。我们常说，道德是后天习得的。在

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基于“群体逻辑”形成的“原

型道德”，不可能在每代个体身上自然显现出来，

它是靠后天的教育得来的，而这种教育活动的承

担者、发动者和实施者，就是“原型道德”教育主体。

尽管这种教育主体的出场非常原始，但其自发的

活动已历史性地“承担着社会生产性和生活性”

职能，“维护社会公共生产和生活”[4]，传递和训

化人的德行习惯，维护人际平衡与聚集，为人类

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其次，原始自发型主体的主体身份是不固定

的。如前所述，在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

度低下，人们只有选择群居集处，才能在同自然

界的斗争中求得生存。为了自然共同体的存续，

人们在群体生活中，除了授受生存的技艺、技能

外，还会将在长期协作中形成的群体意识、行为

规范等代代相传，以协调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

因而，在原始社会，道德教育已然是人们生活的

重要构成性因素。但即便如此，这些原始的教育

活动仍然不是组织性很强的自觉行为，而是生产

生活中的自发行为。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满足群

体生存的需要而混杂于社会生活和社会生产当中。

在一个族群里，氏族长老凭借其生产经验和生活

阅历丰富，成为生产技术的传授者和社会精神文

化的传播者。其教育活动也主要是靠耳口相传，

言传身教。所以，原始发在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

常常是“神师混一”“师（巫师）师（教师）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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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职业未分化状态，其主体身份是不固定的，

所有年长者都会本能地承担教育下一代的任务，

传授下一代有关交往、礼仪、习俗等方面的知识，

充当“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色。

再次，原始自发型主体尚不存在“思想政治

教育”理论。原始人的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

说，就是“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

脐带”[5]。在这种自然共同体内部，没有私有财产，

也就没有私有观念，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没有

分离，特别是没有文字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主

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不存在主体关于

“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教育主要用于传授技

艺和磨炼性格。正如美国学者维尔·杜伦所言，

对原始人来说，“对人的智力活动的要求远不如

人的勇气和性格。原始社会的男人看中性格，就

像现代教育看中智力一样；他关心的不是成为学

者，而是如何成为男人”“因此，要考验的是他

的勇气而不是他的知识”[6]。所以，原始自发型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没有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主

张，他们十分淳朴，依循群体逻辑，一代一代地

传播着纯朴的习俗和生存技能，维系着共同体的

存续，正如恩格斯所言，在原始社会“没有军队、

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

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理

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

调整好了”[7]95。

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

方式发生重大变革，人类的思想道德也从原始的

“纯朴道德高峰”跌落下来，“最卑下的利益——

庸俗的贪欲、粗暴的情欲、卑下的物欲、对公共

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

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暴力、欺诈、

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制度，把

它引向崩溃”[7]97。原先单一的、以风俗习惯形式

存在的原始道德随之破坏了，阶级的思想道德出

现在人们的面前。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逐渐成

为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亦深

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原始自发型主体逐步演

变为阶级自为型主体。

二、阶级自为型主体

所谓阶级自为型主体，是指自人类社会进入阶

级社会之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就主要表现为一

定阶级的主体。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说到底就是

一定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阶级性是阶级社会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本质属性和重要特征。一个阶

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会表现

出阶级主体的自为性。唯其如此，我们不妨把这

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之为阶级自为型主体。

首先，阶级自为型主体有其特定的阶级归属

性。马克思说：“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

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

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

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

划分为阶级。”[8]632 可见，阶级的存在是同一定社

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相联系的。一定阶级所具有

的政治特征、思想特征，由该阶级的经济地位决

定。在阶级社会中，人们都隶属于一定的阶级，

处于特定的阶级关系之中。历史上的一切剥削阶

级，都不承认他们的阶级归属，在被剥削阶级面前，

更不敢承认自己的阶级归属，都把自己描绘成“超

阶级”的样子。其实在这种“超阶级”说辞的背后，

隐藏着剥削阶级的诸多现实利益。阶级社会的形

成与发展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变化，就是原始

社会时期的那种自发的“自然意志”式思想道德

教育，逐渐演变成自为的严格意义上的思想政治

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

都有其确定的阶级归属性，总是表现为一定阶级

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他们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

发，一方面“将本阶级的理念、主张和政策推及

民众，以争取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认同，给自

己的政治行为‘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9]3；

另一方面“借助教育渠道推进本阶级意识形态再

生产，或者说构建、增进相应意识形态的主导性

活动”[9]3，表现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特有的专业性、

职业性和阶级归属性。

其次，阶级自为型主体传递的教育内容有明

确的阶级指向性。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各个阶级

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同，因而他们在心理、

思想、感情和观念上也各不相同甚至对立。同一

阶级的人们由于长期以大致相同的方式从事生产

生活，因而产生了区别于其他阶级的特殊的生活

方式，特殊的心理、思想、习惯、利益和要求等，

就如恩格斯所言：“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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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

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

取自己的道德观念。”[8]434 毛泽东也曾明确指出：

“道德是人们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的要求的

反映，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这就是我们

的善恶论。”[10]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作为

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

思想的生产和分配”[2]178-179，构建、巩固自己在这

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借助教育渠道来推

进自己在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再生产，

增进相应意识形态主导性活动。所以，在有阶级

和阶级冲突存在的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传

递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无论以什么样的面目出现，

都有明确的阶级指向性，即它要么是其阶级意识

形态的直接呈现和反映，要么带有其阶级意识形

态的深深烙印。

再次，阶级自为型主体存在的合法性受制于

统治阶级的规定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

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在任何阶级社会里，有多

少个阶级存在就会有多少个反映其阶级利益的思

想政治意识，也就会有多少种从事这种思想政治

意识活动的主体，但是，诚如马克思所言：“统

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

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

着精神生产资料”[2]98。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居于

统治地位的阶级，其思想意识也必然在社会思想

意识中处于支配地位，由此也决定了统治阶级的

思想政治教育在该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支配

和主导地位。与此相应，统治阶级的思想政治教

育主体规范、制约着其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存

在与发展，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必然要

加强思想领域的控制。所以，在任何阶级社会里，

统治阶级都会特别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建设，

通过各种途径对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存在的合法性

作出严格规定，明确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身份和

责任，规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活动，以保证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自觉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影

响和控制被统治阶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阶

级社会里，合法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反映统治阶

级意志、维护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

合法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政治教育主体。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阶级社会经过了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历史阶段

的发展。人类历史的每一次发展，都是对阶级社

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一次冲击。以生产资料私

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最终会因为不能适应社会

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以生

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

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相应的，反映阶级

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将让位于解决人的自由而全

面发展的思想政治教育，阶级自为型主体亦发展

为社会自觉型主体。

三、社会自觉型主体

所谓社会自觉型主体，就是指人类社会在进入

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后，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失去

了社会基础，人民的根本利益日益趋于一致，思

想政治教育主要为解决如何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发展问题，日益显示出“大德育”的特性，越来

越多的人会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列中来，自觉

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角色。思想政治教育主

体多样化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社会自觉性。唯其

如此，我们不妨把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称为社

会自觉型主体。

首先，社会自觉型主体延续着阶级自为型主

体特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将无产阶

级夺取政权后的历史分为“过渡时期”“共产主

义的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三个时

期 [11]。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明确把共产主义

社会的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 [12]，并在其著

作中把社会主义按照成熟程度的不同，区分为“初

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完全的社会主义”[13]60“发

达的社会主义”[13]129。毛泽东也曾提出：“社会主

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

社会主义。”[14] 邓小平则明确指出：“社会主义

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是社

会主义的初级阶段。”[15] 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国

家制度，所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自觉型主体

还会延续着无产阶级的阶级自为型主体特征。只

有在“发达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条件下，

“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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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

民参加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16]，思

想政治教育也才会成为全社会的“真正群众性运

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社

会自觉型主体。就我国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阶级斗争已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主

义事业的不断发展，人们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也日益反映着人们丰富的社

会生活、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也日益显示出社会自觉型的特征。但由于受

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

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因此，

这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要坚持无产阶级的

党性原则，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必然延续着无产

阶级的阶级自为型主体特征。

其次，社会自觉型主体体现着人民主体性特

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观认为，人民是以劳动群

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

动社会的发展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的事业是人

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事业，无产阶级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说到底也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

工作。因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自觉型主体体

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民主体性。在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条件下，广大人民群众既接受思想政治

教育也能实施思想政治教育，亦即他们既是思想

政治教育的客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列

宁曾经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存在的意义，号召共产党人应该发动

“一切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

社团和协会”[17]163，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有“有

步骤地、顽强地、坚定地、耐心地进行宣传和鼓

动”[17]163。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提出，要“发

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的观点，实行“民教民”

的方法 [18]。1950 年，毛泽东在为新中国创办的第

一个全国性的教育刊物《人民教育》题词时，首

次将新中国的教育概括为“人民教育”，并强调

“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19]。

“人民教育”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教育要为工

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掌握，使人民真正成为创

造历史的主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民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题中应

有之义。人民作为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具

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人民的参与是思想政治教

育有效实施的前提，人民的智慧是思想政治教育

不断开拓创新的关键，人民的经验是思想政治教

育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要遵循。所以，坚持思

想政治教育的人民主体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教

育发展史中一以贯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

心向群众学习”“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20]。

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才能真正

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

热情，获得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有效的配

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才能真正显示出社会自觉

型秉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展现出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效力。

再次，社会型自觉型主体彰显着“大思政”

全员育人的特征。1957 年初，毛泽东就在《关于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思想

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

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

长和教师更应该管。”[21] 毛泽东实际上是提出了

“大思政”全员育人的教育理念，即在社会主义

条件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全社会的责任，思

想政治教育主体应是社会自觉型主体。自此，这

一理念一以贯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共识而受

到普遍的重视，并发展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多次明确提出“教育

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22]95，要求全社会

“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

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22]105-106，把“提

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

的、基本的任务”[22]255。江泽民多次强调“对教育

事业，全社会都要来关心和支持”[23]590，“对青少

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

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这项工作不仅教育部门要做，宣传思想部

门、政法部门以及其他部门都要做，全党全社会

都要来做”[23]590。胡锦涛强调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

党政群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大

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24]，形成思想政

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明确提出“全员育人”的“大思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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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

会都有责任。”[25] 要求在政府引导下探索构建“全

员育人”机制，发挥学校、家庭、社会各自优势，

凝聚起“立德树人”的强大合力等。这些既是对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要求，也是对思想政治教育

主体多样性发展规律的把握。随着社会主义事业

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德育”的范畴，

必将越来越服务于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

的以政治为核心的思想问题，展示其“立德树人”、

促进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功能。社会教育的自觉

性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会以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行列中来，

把从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培育社会新人看成自

己的责任，自觉承担起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角色。

总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和人

类政治社会的出现一样久远。在人类进入政治社

会之前，便有各种各样原始形态的思想道德教育，

原始自发型思想政治主体演绎着政治社会思想政

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之

后，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随之产生——

阶级自为型主体取代原始自发型主体。随着政治

社会的不断发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日益显现出

社会自觉型发展趋势，反映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

展规律。认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生成与发展，

既要看到其政治实践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在人类

政治社会中的普遍存在，也要看到其在不同历史

时期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同表现，唯其如此，方能

全面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特征。这也是研

究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发展形态的根本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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